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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編者前言】西方女性主義所謂的「性騷擾」是座落在職場

中但超越專業職責範圍、並且利用階層差距的權力關係來進行的

性要求／要脅。這個定義也點出了性騷擾議題浮現過程的歷史社

會脈絡：1950年代開始大量進入職場的女性改變了性別互動的場

域和性質，1960年代遍及西方的性革命使個別情慾主體對自我的

情慾互動有了正當的自主力，1970年代婦女運動透過「訴苦情」

的意識提升活動認識到性別因素在情慾面向上系統化的壓迫，

1980 年代防治性騷擾的制度化和法律化對職場情慾互動提出了

嚴謹的規劃──這一系列的歷史發展使得性騷擾議題在西方浮

現時有著它特定的、明確的針對對象。更進一步的來說，這個議

題之所以受到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關注，乃是因為這類情慾互動

攪擾了職場中的權責互動和生產工作，為資本的順利再生產製造

了不安的因素，並揭露了不平等關係的惡質面向。換言之，西方

社會對性騷擾議題的迅速回應，與其說是為了性別正義的伸張，

倒不如說是為了保障職場運作的平順。 

相較之下，這個名詞被引進台灣社會時就有著非常不同的勾

聯。台灣是一個專業精神和職權界限尚未被完全建立、情慾活

動仍然被百般猜忌排擠、主體對情慾互動缺乏操練和掌握的文

化，因此，性騷擾一詞在台灣的職場中很難建立相應的認識和

支援，然而環繞它的正義光環卻很輕易的被延展移位形成另一

些效應，於是當「性騷擾」被社會能量貫注，被各級單位正式

立法規範，被描繪成社會大惡時，許多（女）人的生命中曾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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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生過的無數騷動事件都突然有了一個固定的名稱，每一個原

本沒有定性和定向的微妙經驗現在好像都必須被放在「性騷擾」

的顯微鏡之下仔細檢驗，以便斷定它們的含意和動機。不但如

此，每一個即使看來只有一點點類似性騷擾的舉動，都立刻引

發了莫可名狀的羞辱、憤怒、委屈、自卑。 

換句話說，就在「性騷擾」一詞為女人多年的屈辱命名的同

時，它也突然變成了一個主導女人身體所有感受的中心概念。 

有人說，只要女人覺得某個言行舉動使她感受到不舒服，那

就是性騷擾。可是事實上，什麼舉動是否一定會製造不舒服的感

覺，是個需要學習的判斷，也是個在實際經驗和社會論述的接合

中凝聚的沈澱。 

情慾波動其實不如我們想像的簡單，主體身心中原本就存在

著複雜矛盾的意義和衝動，極可能在一霎那間湧起無數彼此激盪

衝突的感受和想法，因此主體在做回應時可能根本不是針對身體

的單純感覺，而是來自很多沈積已久的經驗感受及社會評價，即

使感到憤怒，也可能不只是為了身體受到侵犯，而可能是一堆其

他相干或不相干的原因──正如騷擾者也常常不見得是因為性

慾大發而騷擾別人（而可能是為了報復、憤怒、忌妒、無聊、發

洩不滿等原因）。 

面對「性騷擾」在台灣社會中快速的贏得法律和政策的支持

也因而快速的僵化定型平面化，我們需要更積極的面對那些我們

不太願意也不太習慣面對的複雜感受和動機，不要因為昧於自己

的心理狀態而將責任投射到他人身上，我們也需要認識那些進行

騷擾的人可能並不如我們想像的那樣邪惡強大，甚至有些還很脆

弱無力，以免長了他人的氣勢而滅了自己的力量。 

以下是一連串在本土脈絡中常見的身體故事，記錄了公共空

間中的情慾波動以及相應的思考，或許可以在衛道憤怒人士高舉

反性騷擾正義復仇之劍時提出一些雜音。 

＊＊＊＊＊ 

我讀高中時，上下學必搭的公車非常非常擠。或許是出於人同此心

的想法，有時我會想：反正大家都是可憐的擠車族，能盡量擠出一個位

子，就可以多讓一個人早點回家，所以我常常會為了別人的方便而用一

種奇怪的方式站著。 

有一回在一個大熱天裡，車上已經擠進了數倍於一般公車能容納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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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數，大家在熱氣和汗臭的悶潮中顯得相當不耐。我正好站在公車司機

後方不遠的位置，附近的人早已堅如磐石的假裝真的再也擠不下，以免

有更多人擠到前面來。我把上身向前傾，好讓出位子以便容納後方一個

狼狽的年輕上班族男子，我的兩腳稍微分開站，讓不知前後左右哪位的

腳丫子可以穿插其間，站得舒服些。 

在我正後方的這位男子應該是提著一個硬殼方形的辦公手提包吧！

（我連頭都轉不過去。）在擁擠的人群間，這樣又硬又大的東西其實放

在哪兒都惹人嫌，換了幾個地方以後，他那不受歡迎的包包終於在我的

兩腿之間找到一點空位，那包包的一個硬尖角正好卡在我的屁股縫中

間。我善心的想，不如身體再前傾一點、腿再打開一點，也許他的包包

就可以找到一個更好的位置，結果，包包果然也向前了一點，正好抵著

我的陰道口。 

這個姿勢維持不久，我突然發現這個非生物的包包角竟然會以一種

動物的方式移動，隔著高中女生粗厚的制裙布料和一層內褲，做出一種

類似挖掘和緩緩繞圈的動作。再仔細的感受一下，我發現原來這並不是

包包角，而是一撮手指頭。 

頓時，一種微慍的情緒慢慢浮上來。我費盡力氣轉過身來，直定定

地瞪視他。是一個略矮我一點、身材瘦小、面帶幼稚、看起來還應該在

學校卻已經出社會的小可憐，他也試著與我對望了一會兒，然後開始左

顧右盼，並且趁著下一站停車後上下車的人流移動，努力移動離開我的

面前。 

讓我不高興的，倒不是覺得被摸到哪個地方不舒服（現在想來，也

不知道是舒服還是不舒服）；而是這傢伙竟然濫用我某種「為人著想、努

力配合」的熱心。想到我那個「上身前傾、兩腿張開、俏臀微抬」的姿

勢，大概還被當成一種邀請哩！這使我覺得，自己這種也許只配稱為自

以為是的熱心，真像個大笑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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＊＊＊＊＊ 

車子在五點最後一堂下課時更是擁擠。我常常會在沒人再能擠上、

司機就要關門的那一刻，把腳踏上最下面的一級階梯，然後隨著公車門

的旋轉關閉而滑上公車，而當車門關上後，我就是那個可以把背靠在車

門上的人。 

這是全車最好的站位。因為我覺得，很多公車族常常會在擁擠的公

車內落得站在一個兩手扶不到任何東西的位置，而不得不隨著車子猛起

步、猛煞車、猛轉彎，再加上道路坑洞所造成的狂震，痛苦地保持平衡。 

有一次我又如法炮製，趕上那個背貼後門的老位子。不過，不如以

往經驗的，在我前面的那個本來想面朝外站的男生，並沒有像從前其他

人一樣，和我保持一些禮貌上意思意思的距離，反而乾脆全身趴上來，

腿貼腿腹貼腹胸貼胸，頭掛在我肩上，並且開始用一種急促而深重的方

式呼吸。 

從他開始這樣的行為到結束（約五分鐘後），我並沒有感到他有勃起

的現象，他也沒有近一步做什麼（比如毛手毛腳或什麼的）。我好奇他到

底在想什麼？ 

他是想藉由讓一般女生厭惡和懼怕的行為，來表達對我佔據了原本

屬於他的好位子的抗議和「懲罰」呢？還是希望這樣的行為能進一步嚇

走我、奪回他的位子？ 

或是他真的想「性騷擾」一個人，在我身上獲取他的性快感、滿足

一種性幻想？ 

可能一方面我覺得他也沒做什麼讓我難以忍受的事，另方面我好奇

地等待他接下來會做什麼，也蠻期待他真的有什麼進一步的行動，提供

一些線索讓我心中的疑惑稍稍紓解，所以那天我並沒有任何不悅的反

應，也沒有做出任何的抗議，我就那樣默默的等候著，直到有人下車改

變了門口的身體分布為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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＊＊＊＊＊ 

讀中學的時候不知為什麼所有的男生女生都開始流行低襠喇叭褲。

我在西門町那一堆專門替青少年學子改制服、做外出服的店舖中找到一

家價錢還算合理，而且櫥窗裡的樣式還算有點樣子的，決心去做一、兩

條喇叭褲穿穿。 

替我量身的是一位三十幾歲，頭髮捲捲的師傅。我告訴他要做喇叭

褲，而且指明要低襠，褲腿要貼緊，褲腳要寬大，才能夠蓋住鞋子。 

師傅拿出布尺，說是要替我量身。腰、臀、腿長都量好之後，因為

我要求大腿部份要貼身，因此師傅必須很準確的測量整個大腿的環圍，

他的手先量了膝蓋部份的環圍，然後向上一環一環的量，手也就在我的

大腿之間擦過來擦過去，一面量，還一面藉著試驗貼身的程度，用手指

沿著大腿內外側來來回回的掃過布尺和我的身體。 

到了大腿最上端時，我全身的細胞都緊張起來，因為他的手背已經

若有若無的碰到了我的老二和睪丸，對我這個血氣方剛的國中生而言，

這種輕拂還真的有點感覺，癢癢的，又興奮又害怕，不知道這是什麼意

思。量襠長的時候，他有好幾次隔著我的長褲褲襠來捏捏我軟軟的慌亂

著要勃起的老二，好像是在測量適當的襠長，又好像是在測量我的老二

尺寸。（我不太敢看這位師傅的臉，不知他是有意還是無心，現在想起來，

量臀部時他好像也摸了我的屁股。） 

到處捏了幾下之後，我已經陷入慌亂複雜，就在這個時候，師傅走

開了，我緊張的心情在混亂中當下立時就射了精，不過這不但是因為爽

到，更因為是尷尬驚嚇緊張而射精。 

想起我們有好幾個同學都是在那家店裡做衣服，不知道別的同學是

否也有同樣的遭遇？被他吃豆腐？那個店裡還有好幾個年輕的學徒，不

知道他們是不是也被這位師傅搞過？不知道有多少青少年在量身打造外

型時首度發現甦醒的慾望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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＊＊＊＊＊ 

小學五年級我開始練空手道後，原本比較屬於弱小的身體和彆扭的

動作就開始有了一些改變，在體型和舉止上都可能像男孩更勝於像女

孩。 

有一次回家路途經過一個矮牆邊，迎面走來兩個應該是中年級、比

我小的男生，一個走我左邊，一個走我右邊。在我們錯身而過時，左邊

那個看起來比較像哥哥的突然伸手掏了我下體一下，我正要回身抓他，

右邊弟弟也伸手摸我下體，我馬上夾住弟弟的手，並用力推擠他到牆邊。

但是他並沒有再攻擊我、甚至也沒有掙扎，只是一動也不動的任我擠壓，

那哥哥也沒來幫他解圍，我全面掌握了局勢，卻一時不知如何修理他

（們），僵持了一會兒，我心裡雖然憤怒，卻也只好放了弟弟。 

那時不論在道場或班上，我自信強壯敏捷勝於任何一個男生；但是

在那個時代，女生因為被當成柔弱無能，因此也會受到特別的保護或待

遇，這是我非常不屑的，我不屑於女生的低能表現。 

對於那兩個男生的「探測」，我大概是非常生氣於「再度被證明我就

是個女的」吧！因為，不管我再怎麼樣努力，我也不可能長出個屌，變

成男的。我恨男生可以這樣優越，就像那兩個小男生一樣，即使他們比

我笨、比我弱，他們還是有膽子採取行動。 

我實在困惑於那兩個男生究竟為什麼要這樣做？他們是以為我是女

的，所以故意學色狼攻擊偷摸一把？還是以為我是男的，想來玩男生那

種摸雞雞的遊戲？他們摸了以後，感覺又是怎樣？ 

＊＊＊＊＊ 

我在女校讀高三時，有次在即將放學的自習課中，無聊地在靠窗的

位置上向外望著發呆。 

我突然注意到學校圍牆外的一條巷子口，有一個暴露狂正在脫下他

的運動長褲，接著他開始把玩抖弄他的屌，還會移向路過的婦女和小孩。

所有的女人和小孩都又羞赧又快步的閃避，走好大一圈繞路來避過他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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倒是他看見有男人經過時，就會穿上褲子，假裝什麼都沒發生地散步，

實在蠻有趣的。 

在那時候，黃色小說我是看到不大想再看了，但是要看到一個男人

的屌，還真不知上哪兒找這種機會。課本、書本、電視上都沒有，眼前

這個難得的奇葩當然不該放棄！於是我呼喚班上的同學大家一起來分享

這寶貴的人體觀察課。 

大部分的人看了一眼就回去坐下，有人還慌張地想該怎麼辦？叫警

察？還是找教官？好像很少有人像我一樣，興味盎然地觀察著這有趣的

一幕。我只好一面不想放棄地有一搭沒一搭地「監視」他接下來的行動，

一面繼續和大家呼攏著該找誰來解決這個「色情狂」。 

我們教室裡混亂的場景終於引起了這個暴露狂的注意，他開始面對

我們的方向，好像相當得意地加速把玩他的屌，一面像是跳舞般移動雙

腳。突然間他的屌射出弧狀的水柱，好像澆花般，他一邊轉動身體，一

邊跑來跑去，好像真的蠻開心的。他甚至會跑向經過的路人，做狀要噴

到他們身上！這時他也不躲男人了，所有的路人都閃躲得更兇、更驚駭

了。我也興奮地趕緊再度召告大家來看，研究他到底在撒尿還是在射精

（那時我們具備的常識實在不足以做此判斷）。 

噴完之後，他穿上褲子從容地走開，這時一個男教官終於被請到我

們教室來關心。他有點不自在地問我們發生了什麼事，我們敘述了一遍，

並告訴教官他已離開，教官於是就叫我們「專心看書」，然後又頗為不自

在地離開。 

我覺得那天不管是路人、同學、還是教官，大家的反應都很有趣，

對這個把玩性器的男人，大家都有著一種淡然漠然的手足無措。我其實

也蠻希望能近一點觀察男性生殖器，而且希望有人可以向我們解釋他到

底在幹嘛，還有他到底是射精還是射尿等等。 

＊＊＊＊＊ 

那天坐在寬敞的公車上，吹著難得可以感受到而且不被人牆擋住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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冷氣，真舒服。 

沒想到車子一進入台北車站，人潮就迅速湧現，我也只好識相地把

將包包從身旁的座椅移開，自己抱著，好讓出座位給別人。隨著上車的

人潮，一個中年男子坐上了我身旁的空位，我禮貌的將身子移正，空出

足夠的空間。 

車子起步，不知怎麼的，我覺得座位愈來愈窄。身邊的這個男子似

乎雙腿張得太開了吧！我心想，男人真是好命，穿個褲裝，輕鬆自在，

兩腿打開還一副豪邁的樣子，女人為什麼就得兩腿併攏，端坐得好好的？ 

不過這時也不是我計較男女差別，爭取豪邁權的時候。可是座位也

實在太擠了，我覺得我已經快變成壁虎爬在車窗上了！我心裡一陣不

爽，決心硬是不讓他將我擠下座位去，於是我開始好整以暇的撐住我的

座位權，不讓他再侵犯。 

不過我總覺得哪裡怪怪的！我右手臂腋下處好像有軟物在爬行。我

突然意識到，天啊！我遇上色狼了！不是傳說，是真的耶！ 

我右手邊的這位男子故意兩手交叉，右手放在左臂之下以為掩護，

並趁機摸我的身體，但是他的動作實在是太輕巧了，很難構成一般我們

對性騷擾的想像。我半好奇、半謹慎的偷偷打量鄰座的這位男子，這才

發現，我原本以為他是一位打扮正式的上班族，但是仔細看來，他的白

襯衫已泛黃，袖口也都磨得脫線，西裝褲也是舊舊的，左大腿處還有一

個明顯的破洞，看起來可能已經在外奔波了不少歲月。他的手還在輕輕

的動，我再坐下去也不是辦法；可是他的動作又很膽怯，想當眾將他糾

舉出來，我還有一點不忍心。 

我想我真是吃錯藥了！怎麼沒有噁心、不舒服的感覺？！此時我的

好奇心凌駕一切，真想好好看看他要怎麼搞，於是我輕輕站起身，一副

應該下車的樣子，免得引起他的疑心。不知是不是我站起身時驚動到他，

還是他實在太膽怯了，他竟然不曉得讓一讓！ 

我偷偷繞到他的右後方，開始黃雀在後的觀察起來。他還是一個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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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直坐在座椅的正中央，這樣誰還能坐啊！不過我這時也看到早先我是

如何禮貌的讓出了那麼多空間給他，真是心有不平！ 

觀察了半天，真無聊！他一直沒有什麼驚人之舉。我下車時還好心

的看了他一眼，他卻一直頭低著，身體也沒有移動。我想他是知道被人

盯上了。我心裡有一點抱歉，但也不好去協助他騷擾其他人，只是帶著

疑惑下車。 

我真不知道他到底想要幹嘛？想摸卻不敢摸，偷偷摸摸的手段也不

高明。他要生存，還真是困難啊！ 

＊＊＊＊＊ 

二年級的時候我最愛看漫畫，兩毛錢就可以租一本，我總是想盡辦

法從媽媽那裡搞一些零錢，好到路口小店去看漫畫。 

可是搞錢真不容易！那個困苦的年代裡，連日常生活都很艱難，我

穿著麵粉袋改成的衣褲，只能站在小店門口看著別的孩子坐在小凳子

上，一手翻著漫畫，一手握著棒棒糖。別人家的孩子為什麼那麼幸福呢？ 

隔壁李小梅就比我幸福，她都可以常常去小店，買一大把圓圓的沾

了白糖的糖球，捏到黏溼溼的時候才分給我一顆。隔著一排竹籬笆，怎

麼我的生活就和她那麼不一樣呢？ 

李小梅的哥哥也是很幸福的，他比我們大很多歲，好像已經讀中學

了，我矇矇朧朧的記得他似乎是高高大大的。是啊！以小學二年級的我

來看，要長得比我小，還真不容易。 

我常常去李小梅家，同樣的房子，同樣的空間，她家看來就是比較

寬敞舒適，三個小孩都有自己的房間，哪像我們家都是兩三個小孩合住

一間房。李小梅有自己的房間，很清爽，難怪她最會畫紙娃娃，還會為

娃娃穿上各式各樣的新衣設計。 

李小梅的哥哥也有一個房間，有一天我進去過。他放學回來時，我

正好去找李小梅，可是不知道她跑到哪裡去了，大哥哥叫我去他房間看

看，比李小梅的還大，有一張書桌，還有一個塑膠衣櫥，還有一張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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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哥哥把我抱上床，叫我躺躺看他的床舒不舒服，我覺得很舒服，

好大唷！大哥哥說我的裙子很好看，裙子下面的褲子也很好看。從來沒

有人說我的衣服好看。 

大哥哥說想看看我的褲子裡面有沒有什麼，我就讓他把褲子脫了下

來，褪到小腿。大哥哥看了一看，就趴到我身上，用身體揉著我的身體，

他的身體好重，但是沒有什麼不舒服的。 

很奇怪的是，他起來以後我的大腿上黏黏的，可是又不像糖球的黏

那麼順手。大哥哥用紙擦了一下，叫我把褲子穿起來，然後給了我兩毛

錢，說我可以去租書了。 

從來沒有大人那麼乾脆的給我錢。 

有一次我上學的時候問媽媽要錢，媽媽不給，我才賴了一下，她就

用木屐打了我一頓，大腿上留著紅紅腫腫的印子。哪像大哥哥那麼乾脆，

聲音平平靜靜的，對我很和善。 

那天我去小店租書，心裡面好高興，我終於也可以租書了。 

後來我還去過大哥哥房間好幾次，每次都有兩毛錢，每次都有一攤

溼溼黏黏的，每次都給我機會到小店去快樂一下。 

我依稀覺得這個事情有點不對勁，因為大哥哥臉上有著一絲提心弔

膽的謹慎，好像和我平常做壞事時的感覺差不多。不過，應該沒什麼吧！

兩個人的身體磨一磨，又怎麼樣呢！而且，我很快就把兩毛錢花掉了。

沒有錢，就沒有什麼事了吧！ 

上高中的時候，有一天突然隔著籬笆看到大哥哥，他好像去什麼地

方讀軍校，很久才回來一次。我的心頭一震，有一種東窗事發的感覺，

我的第一個反應就是：我們曾經做過什麼不能告人的事！但是到底做了

什麼呢？我想不起來，不，我二年級的時候沒有懂，那時高中的時候還

是不懂，我連男人的身體是什麼樣都不清楚。但是在我們交換的眼神中，

我知道我們各自意識到那個祕密的不可說。我默默的走回屋內。 

看到大哥哥，讓我想起他的房間，想起某個退伍老兵的違章建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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想起小學那個年輕老師的宿舍房間──也想起我曾經收到的那些零錢、

那些微笑、和那些拍頭拍肩膀的手。 

童年是充滿各式慾望的，現在想來，我好像對這些男人都沒有什麼

特殊的記憶和感覺，我只記得租書店的滿足，記得小店中糖果罐上映照

著我歡樂的臉。而我，就這樣長大了。 

＊＊＊＊＊ 

中學時搭公車上下學是每天都要發生的事，我在車上看馬子，追馬

子，也在擁擠的人群中趁勢接近她們青春純潔的身體，那種她們無法拒

絕的貼近實在是一種很好的感覺，比起平常日子裡遭受到的白眼，我覺

得搭公車實在是太幸福了。 

有一天，車子一樣是非常的擁擠，但是因為下午要考試，我就有點

意興闌珊，不想花力氣去搞馬子，於是一手掛在吊環上，一手按著書包，

擺出最懶散也最瀟灑的姿勢，用被動的形象來表示我還活著。 

我前面站的是一個和我差不多高的女人，開頭我沒注意她──那時

我只對青春少女有興趣──後來不知怎麼的，我感覺壓力很大，好像她

一直在往後退，退倒貼到我身上，可是我後面早已站滿了人，根本無處

可退。那種壓力是一種很奇怪的感覺，我雖然對馬子有高度興趣，但是

畢竟還是很嫩的高中生，膽子也不太大，此刻這個豐滿的女人身體一直

向我貼過來，那種熱氣和柔軟形成了一股強大的力量，她豐腴的屁股整

個籠罩了我的老二。 

我依稀覺得她是有意的，因為她不但貼近我，還一直用屁股頂我的

老二，而且不但頂，還不時左右搖動，以便充分的感受我漸漸突起的老

二。嫩嫩的我一方面感覺興奮刺激，另一方面則是害羞無措的。我不知

道應該如何回應，又擔心萬一射精，弄溼了褲子，一會兒下車時無臉見

人，因此就在這樣的兩難中繼續承受著她的廝磨，心裡慌亂的想著各式

各樣的可能情節後果。 

望著她的背，聞著她的頭髮，我心裡慌亂無比，褲襠內的老二更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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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羞又怕又微微的爽。到了我下車時，我才有機會回頭看看她，是個面

目姣好的三十幾歲的女人，臉色紅紅的，眼中有著微妙的奇特眼神，在

那一霎那，我確定知道她是有意磨我的。 

這是我生命中第一個成熟的女人。後來和幾個哥兒們談到這件事，

發現他們都有類似的經驗，被一個個豐腴的身體開啟了害羞但又充滿刺

激的青春歲月。 

＊＊＊＊＊ 

小學的時候很喜歡一個姓夏的老師，全校的老師那麼多，我就只覺

得他帥，高高的身材，長長的臉，穿著白襯衫和西褲，瀟灑極了。我才

三年級，對同年齡的孩子都沒有興趣，獨獨對這個老師迷戀萬分，上課

時很專心的望著他，下課時在教室外也追尋著他的身影。 

有一次聽同學說，他是色狼，聽說曾經叫過一個別班的女生到他宿

舍去，摸過那個女生的胸部，可是在繪聲繪影中一直不知道那個女生是

誰。後來又聽說別的女生在校園中也曾被他抱過肩膀，摸過手之類的。

我覺得她們都是因為喜歡他但是沒有得到他的鍾愛，所以才說這種話來

中傷他。他就從來沒有碰過我呀！ 

有一次，我負責收作業，放學後送到老師辦公室去，結果他不在，

說是回宿舍去了。我很想邀功，又想有機會看看他的住處，因此就把作

業抱去找他。走到他的房門前，我的心跳得好厲害，門上掛著布帘，遮

住了大半紗門，我只能由下面的空隙中看見一雙腳，穿著他平日穿的皮

鞋，在房間裡走動著，好像在找東西。我敲了門，沒喊「報告」，平常進

辦公室都要喊，太公式化了，現在到他住的地方，我們應該不要那麼遙

遠了吧！ 

夏老師開了門，臉上有一點驚訝，我也有些不好意思，說明了來意，

他說叫我把作業抱到他的書桌上放好，他晚上會改。 

那是我第一次那麼親近夏老師，不，親近夏老師的空間。房裡清清

爽爽的，沒什麼東西，也不亂七八糟，書桌、衣櫃、床之外，幾乎看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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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什麼別的。夏老師叫我坐下休息一下，我緊張得不知如何是好，屋中

充斥著他的氣味，衝得我頭昏昏的。 

夏老師一定看到了我漲紅了的臉。他拉著我坐在書桌前的椅子上，

把我肩上的書包拿下來，放在床上，自己拉了另一張椅子坐在我左前方

不遠之處，我們的膝蓋幾乎要碰到一起。我縮了一下，頭低低的看著制

服裙上的縐褶。 

夏老師很親切的說著什麼，我一點都聽不見，心跳得天旋地轉的。

他笑了笑，我更慌亂了，他是在笑我嗎？慌亂中，他握住了我的手，我

幾乎要暈倒了，從沒有男生這樣輕輕的握過我的手，手指還輕輕的撫摸

著我的手。他還在說著什麼，但是我還是沒聽見。 

他的手移到了我的肩上，順著我的背滑下去，麻麻癢癢的到了我的

腰上，嘴裡還在說著什麼。那隻手好熱，好燙！另一隻手放在我的大腿

上，隔著裙子我可以感受到他的重量。我好怕！不知道要發生什麼事情

了，身上亂竄著各種狂亂的情緒。 

模模糊糊中，他好像把手伸進了我的裙子下面，沿著大腿向上摸，

我驚懼的退縮了一下，用手按住裙子，不讓他再進入，但是我什麼也沒

說。他笑了一下，拍了拍我的背，就叫我回家了。 

我不知道自己是怎麼回家的，但是我的身上灼熱的印著他的手印，

久久不散。這件事我也沒有告訴其他同學，總覺得那是我和夏老師之間

的祕密，而這個祕密的存在，默默的在我們之間維繫著某種莫名的關係，

伴隨著我長大。 

後來常常聽到人家說有什麼師生性騷擾的，還被大家控訴指責。我

不覺得我和夏老師之間有什麼師生性騷擾，他沒有騷擾到我，相反的，

當我後來結了婚和丈夫熱情繾綣時，我還時時想起那個傍晚和那雙手的

灼熱，連帶著使我的呼吸也急促起來。 


